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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探视黄克武45

机关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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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倪家雇了保姆

“回头说。”好多事情春梅不想让
斯楠知道。因为斯楠还是个孩子，而
且好多嘴。

回到家里，伟贞、伟民几个人都还
没走。老太太拉着斯楠，心肝儿宝贝地
叫了一阵，直到累了，才去里屋睡觉。
大家看老太太睡了，继续留下来也无
话，就各自回家了。

春梅说：“斯楠，你还不去看英
语，下学期要考专八，不好好学是过
不了的。”

斯楠不耐烦地说：“妈，你有完没

完，是不是我死了你才安心。”
春梅听了，生气地说：“倪先生请管

管你的女儿，说话做事哪像个淑女。”
斯楠反驳道：“我本来也没打算做

淑女。”
伟强压低声音说：“楠楠，回你屋休

息会儿。”
斯楠做了个鬼脸，走了。
夫妻俩总算有点时间单独相处。

大家把饭吃了，风卷残云似的，春梅一
口没吃上，但还是有一大堆碗要洗。

这是春梅的例行工作。她是女主
人、媳妇，活该是洗碗机。她老公是从
来不去厨房的，所以也难得洗碗，但今
天他看老婆辛苦，忽然动了善念，也嚷
嚷着帮着洗。

春梅让伟强把碗、筷、盘子都端到
厨房，然后她站在水池边洗起碗来，伟
强说要帮忙，春梅不让。伟强笑着说，
我不洗你说我不洗，我来洗你又嫌我洗
得不好。

春梅说：“我不是嫌你洗得不好，我
是怕你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还不是
得我洗。”

伟强说：“还是你心疼我。”
一听到丈夫这话，春梅的心又

软了。
春梅跟倪伟强是老夫老妻了，他们

是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那时候她是风
云人物，他却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子。春
梅选老倪大家都说亏了，可春梅图他实
在，这个亏一吃就吃了许多年。

倪伟强也确实对她不错。头几
年，杂志社刚转制的时候，倪伟强就劝
春梅内退，回家里做全职主妇，轻松自
在。可春梅不肯，她有她的追求，精神
上她始终要给自己保留一些空间，她
需要有一些事情做。这一选择，她至
今不后悔。

“心疼你有什么用？还不是把我甩
在家里做黄脸婆。”

“你可以出去买买东西、旅旅游嘛，
你看我们单位那几个教授夫人，前一阵
组团去埃及，可潇洒了。”

春梅的手忽然停下了，她何尝不想
出去旅游，去逛街，可家里家外谁来操
持？她习惯了，也有点儿不忍心放手。
春梅反驳道：“我有空吗？家里允许我
那样做吗？我们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
医生说……”春梅欲言又止。

伟强问医生说啥了，春梅才说：“医
生说，妈有点儿老年痴呆的迹象。”

“什么？”倪伟强脑袋有点发蒙。他
怎么也想不到老年痴呆会与自己的母
亲联系起来。在倪伟强眼里，他妈妈是
那么聪明、能干，一个人养活了三个孩
子，工作也干得那么出色，年轻时甚至
还很漂亮，不乏一些条件不错的追求
者，可她为了孩子，一律拒绝。她从来
都是遵循一个信条：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怎么会得老
年痴呆？！

“哪个医生说的？不会是假的吧？
能治吗？我们去治，肯定能治好的。”倪

伟强有点儿着急了。
春梅说：“你不要激动，现在还只是

早期，可以防治，但也要注意了，现在老
人走失，或者在家里出事的不少。”

老倪完全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通
知”打乱了阵脚：“那怎么办？你说怎
么办？”

春梅冷静地说：“最妥帖的办法是
雇一个保姆，至少白天需要。”

倪伟强说：“妈一直不喜欢陌
生人。”

春梅说：“这不是什么陌生人，是我
们请来的，是照顾她的人。”

伟强忍不住又点了一支烟。
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就不能待在

家吗？”
春梅说：“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伟强发火了：“工作,工作，你的工

作就那么重要吗？难道比我们这个家
还重要吗？你的工资有多少，我来给你
发行不行？！”

春梅很冷静，她朝面前的男人说
道：“倪伟强！这不是钱的事，妈也不是
我一个人的妈。”

保姆到底还是雇了。
倪伟强在春梅这儿很少坚持自己

的观点。年龄越来越大，两个人早已经
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所谓的爱更多地
表现在包容和妥协上。伟强虽然知道
老太太不喜欢陌生人，但那天春梅一着
急，一落泪，他的心还是软了。

（摘自《熟年》伊北 著）

我把略显惊愕的王中治推开，到
对面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在出租车
后视镜里看到，王中治面无表情地做
了个手势，然后回到车上。整个车队
有意加速，示威般地超过出租车，扬
长而去。

司机探出头说：“好排场。先生
您去哪？”我靠在后排座椅上，跷起
二郎腿，用不流利的粤语说道：“玛
丽医院。”

玛丽医院是香港著名的医院，别说
香港人，就是常看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内
地人都听过它的名字。出租车一路把
我载到玛丽医院，我没顾上看西博寮海
峡和太平山的景色，直奔住院部。

我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躺在
病床上的黄克武，他仍处于昏迷状态，
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旁边几台仪器有规
律地发出蜂鸣声，而在床边陪护的居然
是烟烟。

“老爷子现在怎么样？”我问。
烟烟说：“没恶化，也没好转。医生

说他是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的。
好在我爷爷有武功的底子，不然很难撑
过这一关。都要怪那个女人，是她害了
我爷爷。”烟烟咬牙切齿地说。

我询问详情。烟烟告诉我，黄克武
那天约见几位文化界的人士谈话，然后
返回酒店休息。在酒店大堂，一个双眼
失明的女人忽然叫住了黄克武。据随
行的人说，黄克武当时面色一下子就变
得很差，立刻和那女人走到一旁。两人
没交谈几分钟，忽然当啷一声，一件瓷
器从黄克武手里落在地上，然后他就捂
着胸口倒下了。那个女人在一片混乱
中悄然离去，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那
个女人的相貌和素姐一模一样。

“喏，这是那个瓷器。”黄烟烟递给
我一包碎片。

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素姐托我转

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他们两人一定
有什么纠葛。

医院里不能待得太久，我叮嘱了烟
烟几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刘局和方震
已经率队抵达香港，我得先跟他们会合。

我走出玛丽医院大门，思考着下一
步的行动。这时从左边的马路上冲过
来一辆面包车，面包车在我面前一个急
刹车，从车里冲出来三四个戴着头罩的
家伙。我猝不及防，被他们一下子拉上
车，随即眼前一片漆黑，被一个东西套
住了头。

然后车门一关，车子开始疾驰。我
挣扎了几下，脑袋上突然挨了一击，随
即不省人事……

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
身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我的双手被
绑在一把破旧的不锈钢椅子上，头顶上
是一个忽明忽暗的灯泡。

这时从屋子外进来两个人，我定睛
一看，进来的人一老一少，老的是王中
治，少的是钟爱华。

钟爱华说：“许大哥，大家都是聪明
人，有话不妨明说。只要你交出东西
来，我们之前的协议仍旧有效。”

钟爱华见我不说话，重新蹲到我面
前，双眼盯着我：“许大哥，你对五脉的
手段了解得还不深。”他抬起手，打了个
响指。门外一位戴着墨镜的老妇人被
人搀扶着走进来。钟爱华小心地搀扶

着她的胳膊，低声说了一句：“外婆，您
小心点。”

钟爱华管素姐叫外婆，这是怎么
回事？

素姐道：“还是从豫顺楼那一战说
起吧。我想你对那一战多少也有点了
解了吧？”

我“嗯”了一声。
“1945 年，五脉派黄克武南下郑

州，重新收拾河南古玩界。他到了郑
州，当地七家最有名的古玩商铺联手，
在豫顺楼设下赏珍宴，想一战打退黄
克武。不料这七家商铺里出了一个叛
徒……当时在这七家商铺之中，以梅
家的势力最大，梅掌柜有个小女儿叫
梅素兰，她喜欢上了黄克武。梅掌柜
为了准备豫顺楼一战，和其他六家掌
柜筹划了很久。结果就在开宴前夜，
梅素兰把所有的计划偷偷告诉了黄克
武。黄克武允诺梅素兰待河南平定之
后，就带她回北平成亲，可是偏偏在这
个时候横生变故。七家商铺眼看抵挡
不住黄克武，便从开封请来一位阴阳
眼，跟黄克武决一雌雄。最后，阴阳眼
亮出一幅真迹《及春踏花图》，他坐在
火炉旁，面不改色地将其一段段铰
碎。黄克武没料到他如此决绝，自认
做不到这点，只得认输。”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